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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彭三郎从外面回来，一句
话也不说，只是拼命地抓痒，他的身上几
乎全是自己的抓痕。张荞麦的心也不在
彭三郎这边，小胖子的低热已持续快一
个月了。持续的时间越长，证明小胖子的
问题越重。小胖子还是坚持上学做作业，
但力气还是没有，有时写着作业就伏在
桌子上睡着了。

周末这天，张荞麦没让彭小北做作
业，逼着上床睡觉。小胖子睡得很快，张
荞麦盯着小胖子看，怎么看也看不够。彭
三郎回到家的时候，张荞麦还坐在小胖
子的床边抹眼泪，把彭三郎吓了一跳，赶
紧去探小胖子的鼻息。还没碰到，就被张
荞麦扯开了，低声说，他刚睡着，你想干
什么？彭三郎一颗悬着的心才掉了下来。

彭三郎凑到张荞麦的耳朵，说：钱，
借到了。张荞麦问，跟谁借的？要几分利？
彭三郎捂住了张荞麦的嘴，她的嗓音实
在太响亮了。

待张荞麦平静下来，彭三郎又说，你
把小胖子的衣服多准备些，我们早点去
苏州。

张荞麦的眼睛又暗了下去，多带衣
服，就意味着要住院。一旦住院的话，说
不清要多长的时间。当然必须要多带衣

服。
彭三郎心也很乱，又不是他把这

个家搞破了，而是张荞麦和她的哥哥
张建丰联手把他搞破了产，如果儿子
再有什么事，他就真破产了。

彭三郎没跟张荞麦说钱是借的白
若君的。白若君很义气，听说他要借
钱，她立即掏出了两张银行卡，很流利

地说了密码。白若君说密码的时候很轻
松，仿佛一家人。白若君说出密码的时
候，彭三郎很想抱住她大哭一场，但他还
是忍住了。

两张银行卡的密码一样，彭三郎猜
可能是谁的生日，但绝不是白若君的生
日，白若君的生日他是知道的。去年的时
候，为了这个生日，白若君提醒过他三
次。他问她要什么礼物，白若君盯着他，
上上下下地看了三遍，然后吐出一个字：
你！

除了借了钱，白若君还帮他联系了
苏州一个熟人齐处长。那是白若君在省
里新闻培训班的同学，有困难的话，应该
会帮忙的。

张荞麦收拾了几个大包，后来又舍
弃了几个大包，最后还是精减为两个包。
实在少的话，就买吧。这年头，只要有钱，
哪样东西买不到？彭三郎也把去医院的
所有病历和检查单整理归档，恍惚中，他
把那些打印的手写的结果全当成了诗
稿。如果真的是诗稿那该有多好，就是被
退稿，就是一辈子不发表也无所谓的。

可小胖子彭小北不肯去苏州，他说
他要期中大考了，而考试的排名将要决
定他在期中考试之后的座位。彭小北不
想自己的座位调到后面，相反，他还想将
自己的座位再往前调一排。

听到彭小北慢腾腾说出理想，彭三
郎抹了眼泪，说，你肯定会坐到第一排
的，我们只是去苏州检查一下，检查一下
就回来。

彭小北同意了。
白若君又打电话来，说她又联系了苏

州的齐处长，齐处长也爱诗，还在《飞天》
杂志“大学生诗苑”上发过诗，还读过大诗
人彭三郎的诗。

彭三郎不知道齐处长读的是他的哪
首诗，如果见了面可以套个近乎。但他又
不好问白若君。这年头，人家说读过你的
诗，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礼貌。就
像人家见了彭三郎，只要介绍到彭三郎
是作家，有的人会说，哎呀，幸会幸会，彭
大作家！其实他内心明白，他彭三郎哪里
是大作家，仅仅是一个三流作家而已。

（五）

村里两个水塘，一个在大路边，一个
在小路边。大路边的水塘四四方方，水塘
里有荷花。我记忆里有荷花开在水塘。可
是这样的记忆显得十分虚弱，似乎是很久
很久以前，在梦里，在我未来此世之前。
但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水塘里淹死过一个
孩子，是我同学的弟弟，她家两个女孩只
有这一个男孩，夏天上大水，小孩被水卷
走。她家在水塘边上。那天村子里笼罩着
阴郁的气息，她家没有院墙的院子正对着
水塘，出来进去的人脸色阴沉。我看到我
的同学哭得很伤心，她的柔弱的母亲昏死
过去，后来病了，一家人在悲痛之中，经
年 不 振 。这 个 水 塘 似 乎 不 吉 利 ，水 塘 之
南，紧靠水塘之上，有一对夫妻，村子里
都是茅草屋时，他家建造了瓦沿边的瓦
屋，两间瓦屋在水塘上很招眼，还有一个
小院，也精致安逸。只是这对夫妻很多年
没有孩子。大人们议论他们说：是两个好
人，一辈子没有解怀。很小听到这样的议
论，不知道没有解怀是什么意思。后来恍
然明白没有解怀是从来没有生育过小孩。
善良的村人说话是含蓄和婉转的，是识文
写字的人也想不到的语言。后来他们要了
一个亲戚家的女孩，叫荷花，女孩长得美
艳，荷花一样漂亮，女孩后来给两老人养
老送终。

从我家往东，走过榆树林间的小路，
往南，到一个三岔路口，有一水塘在三岔
路口。东边是队里老牛屋，北边是路，路北
两户人家，是亲兄弟，孙氏家族的几代孙，
我不清楚，我知道我们是同族。水塘西边
是小路，路边垂柳依依。路西是云家。水塘
之南，紧靠水塘是一个叫小皮的人家。小
皮的父亲是酒鬼，醉酒后，和小皮的母亲
打架。村里人露出不齿和同情的眼光。

水塘是两个水塘也是一个。水大的时
候，水漫过中间的土堤，成为一个水塘，
水少的时候，土堤浮出，成为两个水塘。
水塘边是柳树，土堤上也是。柳树侧身斜
向水塘，而柳条又是垂柳，长长的，春天
开满金黄的柳花，在水面摇着晃着，更多
时安静地下垂着条条柳丝。夏天，云的父
亲把水牛牵到水塘里洗澡，老水牛蹲在水
里，露出头和脊背。我们去洗澡，站在土
堤上，从上往下跳。没有太阳，水温有点

凉，我们一个猛子一个猛子地往水里跳。
嘴唇冻得发紫，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脚和
手都泡发白。

村里有三口井，西队一口井，东队两
口井。西队的井在毛七家门口，高高的青
石台砌在井口，井边石缝里青葱的小草
绿绿地像眼睛。西队的人吃西队井里的
水。东队村北的井在小皮家院子门口，人
来人往不断。村南的井在大队书记家门
口，井边住着一个孤老太太。井前面有一
个叫合作的人和他媳妇闹离婚多年，他媳
妇死也不和他离，村子里人都偏向他媳
妇，背后骂合作是陈世美。

东队一个菜园，西队一个菜园。菜园
里有毛驴拉的井，哗啦啦的铁链子带出井
里的水，链子上的水浪花一样白，流到木
质的水槽里，一汪青玉一样颜色的水，从
水渠里流到菜园里，流到蔬菜的根部不见
水的踪影。水渠里一道道水走过留下的痕
迹，细沙铺成，水波一样层叠着。菜园子
里有看园子的老头，围着菜园子溜达，没
有人敢靠近菜园子。

孙庄的土地多淤土地，一块块挖开，
红色的胶泥一样粘。村东村南和村北都有
东队的土地，一片开阔的土地通到外村，
北边和段四魏楼隔一条河，东边和王堤口
隔一条干沟。南面和张河隔着一条太行堤
河废弃的土堤。土堤高耸，土堤之南，地
势低洼，望得见张河的村庄，望得见苍苍
茫茫的太行堤河。土堤之下，土地平整，
水渠、阡陌纵横交错。

村里有一个卫生室，在东队。先是在
大队卫生室，后搬回家中行医。医生叫后
库，一脸多愁的皱纹，笑起来腮边都是括
号一样的纹线。多年有了另一个行医的
人，叫文庆。文庆从部队回来，娶一个年
轻 貌 美 的 女 子 ，结 婚 一 天 ，那 女 子 回 娘
家，再不回来。文庆长一张微笑的脸，开
口露出白色的牙齿，有点羞涩还有点过分
厚道。文庆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四十多岁
还是孤身一人。我们小孩子都在背后猜测
他为什么不娶媳妇？那个女子为什么只跟
了他一夜不回来呢？

孙庄最高辈分是基字辈，下面是建、
敦、厚、裔、世、克、诚。我父亲是建字辈。
建字辈在村子里属长辈，基字辈已不多。
和我父亲同辈的多老人，在我们一脉上，
居 住 在 东 队 村 后 。村 南 和 西 队 ，晚 辈 居
多。我父亲出门到西队和村前，人见了，
多喊：二老爷。我遇见比我大两三倍的媳
妇、老太太，也喊我：小姑姑，小姑奶奶，
老姑奶奶。老姑奶奶小三辈。

少年的我，在这些称呼里沉重，无法
呼吸，也言不由衷。 （五）

客栈的正门对着街口，背面则依着一条
河道。晚上，街市还是嘈杂，而河这边却一
片寂静。李甲和杜媺坐在床上，他们打开靠
床的那扇窗户。河塘里的冷风吹了进来，把
杜媺轻薄的衣服吹得鼓起来。杜媺说：你
看，这儿是东面，那颗星还在。那颗星的确
在，但抖得厉害，星辉也越发黯淡。李甲也
抬头看天，天上是一轮金色的新月。李甲这
才想起，自从和杜媺上路以来，他还从未看
到过满月。

杜媺感慨地说：与公子相识一年多来，
所遇艰难不可算少，好在到家的路途已经不
远，只怕是天有不测风云，前程难卜啊。李
甲说：那卦不是算过了吗，吉卦。杜媺微笑
着轻叹一声，说：那是公子的前程。李甲没
有吱声，只是看天。远处除了满天星斗，还
有点点渔火，可那移动的光影却已不在。沉

默了好一会儿，李甲才说，他想早睡，养足
了精神，明天去找渡江的船。杜媺起身提起
床下的红木箱子。杜媺看了李甲一眼，李甲
还在看天。杜媺取出一个金色的绣囊，对李
甲说：这儿有纹银三十两，用来做渡江的川
资足够了。然后她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这是最后一笔，真的。好在离家已经不远
了。”

李甲是倚窗而睡的，半夜里的寒风把他
吹醒了。当他去关窗户的时候，却发现那颗
星已经不在了。李甲揉眼细看，寻觅良久，
仍旧一无所获。茫茫夜空，群星闪烁，惟有
那睒着发烧一样眼睛的星斗杳无踪影。河塘
之上有成群萤火虫在飞，歪歪斜斜地飞得很
低。秋风萧瑟，它们在放尽最后的光彩，在
做最后的表演和挣扎。李甲曾想叫醒杜媺，
但终于还是关上窗户躺下睡了。

李甲乘了条小船在城里四通八达的河道
间穿行。与拥挤的街市相比，水路好走多
了。河道两边都是房屋，有些屋前的台阶就
是泊船的码头，客商小贩在上面装船卸货，
往来交易。小船穿过好几座桥：石桥木桥砖
桥。秋高气爽，水里的清新之气使李甲的心
境好了起来。等驶到一座砖桥边，船工就把

船依桥泊了。他对李甲说，他就只能送到这
儿，要到江边还得另行雇船。

李甲就是在砖桥边遇见那个挑夫的。他
笼着衣袖蹲在桥口。他告诉李甲，是新安生
让他在这儿的。他还说，他们家少爷知道李
甲要找挑夫，所以大清早就让他到桥边等
着。李甲问：就你一个人？挑夫说：哪能
呢，那些东西一个人怎么驮得动。他告诉李
甲，新安生让他先带李甲去江边码头。

挑夫领着李甲又找到一条船。在船上，
挑夫拿出那块紫檀镇纸递给李甲，说：这是
我们少爷的爱物，留给您做个纪念。

船继续在小桥间穿行。两岸的商人小贩
少了，以轿子和车马为多，大家都往同一方
向走。挑夫告诉李甲，这些人是去金山寺烧
香求签，金山的卦很灵。李甲按着挑夫的指
点往桥上看。此时，一朵浮云飘过，遮住了
太阳。太阳在云的边缘镶上一圈金边，浮云
下的石桥在天光的辉映下显得更白。一顶红
色的轿子正掠过云缝间投下的金光，从桥上
匆匆而过。挑夫说：公子请看，那轿上的人
就是去求签问卦的。大概是听见了挑夫的
话，轿里的人挑起了轿帘，露出的半个身子
来往下看，李甲觉得那人就是杜媺，她的怀

里还抱着那只金色的箱子。风刮起来，浪泛
起来。船乘着风快速地从桥下驶过，红色的
轿子转眼间也淹没在车水马龙之中。接下来
又是一座桥，船工大声喊道：公子莫动，再
晃船就要撞到桥墩上了。

船在护城河边停下。挑夫领李甲上岸，
他指着前面的山对李甲说：这就是金山。金
山上香烟袅绕，云气迷茫，它的前面就是长
江，李甲已经能听见浩荡的江声了。这时已
经是中午，挑夫说要吃饭，他们在山脚下找
到一家包子铺。挑夫给李甲斟茶，说：公子
尽可以放心，码头上有的是船，过江的事我
们少爷都安排好了。

李甲夸挑夫能干，问他是什么时候被新
安生雇用的。挑夫告诉李甲，大概有两年
了，那时候新安生要运一套紫檀家俬到城
东。李甲惨然道：那些紫檀家私真可惜啊。
挑夫说：“这也怪我们少爷傻气，说那玉石
看起来是好，但不知成色如何，说要演一出
戏来验验。但这戏一演，少爷就在戏里出不
来了。”挑夫见李甲不作声，就继续说：“后
来我们少爷把这些家俬都烧了，就是在院门
口的街心烧的，好大的火啊，那时整条街上
都是紫檀的香味，三日不尽。”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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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说

□夏小芹

挣 脱
【1】

我感觉快要死了，身子轻飘飘的，像羽毛
从旅馆顶楼跳下去，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无数
的手指抚摸着即将脱离躯体的灵魂。我的身
体将会穿过一楼的雨棚，在头颅开花之时，我
将会感受到死亡前一刻的快慰，眼前会闪现
绚丽的光芒，那光芒中有一个洞口，我的灵魂
向洞中飞去，我想那一定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我在虚幻中飘上了云端，轻得如一片羽
毛。我游荡到儿时的村庄，环境、气味以及鸡鸣
狗吠是那么熟悉。村口的水泥路在月光下如
同一条银蛇，穿过黑夜的雾气我来到曾经和
王二狗打架的地方。这里豳草齐膝，不远处是
若隐若现的坟茔，草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似鬼
魂低语。我停了下来，耳边又传来王二狗谩骂
的声音——你就是个杂种，是爸爸跟女儿生
的杂种！

【2】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脸上，让我感受
一丝暖意。当我睁开眼睛时，一片五彩斑斓。我
眨了眨眼睛，以为来到另一个世界。我挣扎着，
头痛得要裂开。视线渐渐清晰，屋子里的陈设
如旧，墙壁上挂着我和芳的婚纱照，她嘴角上
扬，带着一丝揶揄，我恨恨地看了她一眼，才发
现自己还活着。

我的耳边总有个声音喋喋不休，你是捡
来的，你是你母亲跟你外公生的……这魔咒
挥之不去。我拼命地用拳头捶打着头颅，心中
的怒火重又点燃。我举起酒瓶死命地灌了一
大口，踉跄着来到父母的卧室，直眼瞪着挂在
墙壁上父亲和母亲的遗像。父亲表情严肃，那
眼神一下子看穿了我。我瘫坐在椅子上，眼泪
夺眶而出，父亲离世的情景一下浮现在眼前。

那天夜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要小便，用
巴掌拍着床沿。侍弄好后，我扶他躺下。他合上
眼睛，我躺回墙角的椅子上很快睡去，做了个
梦。梦里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让我叫他父亲，
我不肯叫，他抓着我的衣领像拎小鸡似的拎
了起来。我双脚悬空，拼命地蹬着脚，挣扎着，
就是喊不出声。这时，一直跟在我身边的影子
在我耳边低语，他是你父亲，也是你的外公。我
愤怒地看着那个男人。这时父亲出现了，跟那
个男人打了起来。瘦弱的父亲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被对方击倒。我看见倒下的父亲嘴巴在
动，听不见他说什么……我醒了，起身走到父
亲床前，发现父亲惊恐地睁大眼睛盯着白色
的天花板，氧气罩里充满白色雾气，呼吸变得
急促。我吓坏了，叫他，摇他。忽然发现，连着氧
气罩的管子挂在床沿上。原来扶父亲小便时，
我不小心把氧气管弄掉了。我手忙脚乱地插
好氧气管，父亲这才缓上劲来，呆呆地看了我
一会儿，闭上了眼睛。看着父亲，我的脑海里又
出现梦中的情景，胸腔里顿时涌起一团火。我
怨恨父亲为什么把我抱回来。我被这可怕的
梦激怒了。弄死他，弄死他，为什么把我抱回
来？为什么让我遭受这种耻辱……一种声音
在撞击我的耳鼓。我着了魔似的，想干点什么。
当我的手伸向父亲脸上的氧气罩时，父亲的
眼睛睁开了，那眼神似利剑直刺进我的心脏，
令我无比惶恐。我装作贴心的样子掖了掖被
子。我一直坐在父亲的床前守着，后来实在撑
不住了，趴在床沿睡着了。

我被值班护士叫醒，抬起头揉了揉眼睛。
父亲的脸上没了血色，被推进急救室。

一会儿，医生出来叫我见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身上插着许多管子，紧靠着他坐下，我并
不关心他的生死，只想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
父亲瘦得皮包骨头，瞪着一双眼睛看着我，似
有话要说。我等着他开口，可是他的眼神突然
涣散开来，头一歪，断了气。他双眼却睁着，嘴
巴也张开着。

照片中的父亲，一如在世之时严肃地看
着我，嘴巴微张，似乎有话要问我。母亲依
旧用慈祥的目光抚慰我。他们的声音又一次
响起：剑兵，你当然是我们的儿子，是我们
的儿子，是我们亲生的！我把手里的空酒瓶
狠狠地砸向墙壁。你们一直骗我！到死都在
骗我呀！

我想到了死。我努力地撑起身子，却像蚂
蟥一般瘫在地上，沉重的脑袋挂在胸前，大口
大口地吐着浊气。我拼命地呕吐着，屋子里弥
漫着难闻的酒味。我的五脏六腑似被掏空，我
想，是不是快要死了。我多么渴望得到解脱啊！

一个声音一直在
对我说，你必须
死，必须！我抓起
一片碎玻璃，想
划手腕，让流淌
在体内的肮脏血
液一点一点地流
尽。可是我没有
勇气，我不禁嚎
啕大哭起来。

我的哭声引来对门那个满脸雀斑的女
人。她先是不停地敲门，接着大声喊我的名字。
她突然闯了进来，原来门一直没锁。我大声地
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她大概被我的样子吓坏
了，尖叫了一声慌忙扭着肥胖的屁股跑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头昏沉沉的，双腿
似灌了铅，僵硬麻木。我双手紧抓着床沿，挪着
双腿去卫生间。走到镜子前，我吓了一跳，镜中
的男人，头发杂乱如草，脸色蜡黄，眼眶深陷，
嘴唇苍白，四周布满胡茬。看着镜中的人，我在
问自己到底是谁？那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我
知道你是谁，我知道！我甩了甩头，把脸埋在水
中。

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我打开手机，看到无
数个未接来电。我打开微信，主任的骂声从手
机里跳了出来：好你个萧剑兵，竟敢骗我，说请
两天假，人死哪去了？

我又按了下一条语音：再不回话，你就被
开除了！

我抬了抬大拇指，按了另一个对话框，竟
是女儿潇潇发来的。潇潇不会玩微信，还是上
次我教她的。估计打不通手机，才用微信联系
我。我按了一下，是丈母娘的声音：剑兵啊，你
去哪了？王主任打电话来，说你请假了，手机又
打不通，潇潇也……话还没说完就断了，估计
是操作不熟练，或许是被潇潇抢过去了。唉，真
难为她老人家了。下一个语音是潇潇的：爸爸，
你快回来吧，我想你。爸爸，我做了个梦，梦见
爸爸不要我了……

我对着手机笑了，我把笑送给了我的女
儿。潇潇的声音燃起我对生活的希望。我按住
手机说道：放学我去接你。

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影子在脚下。我看着
影子，絮絮叨叨地跟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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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时候，我有了寻找亲生父母的冲
动呢？那天，我梦里出现的女人似曾相识，她总
是笑盈盈地看着我。在婶娘的指点下，我独自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个年轻女人把我迎
进屋子。屋里挂满照片，有彩色的，有黑白的，
居然还有我小时候的两张照片，那两张照片
被放得很大。女人满脸慈爱，说她一直盼我来
看她。我递给她一件又一件礼品，奇怪的是竟
然是一块块卤肉。离开前，女人拿了一百元钱
塞给我，我没收下。在回头的路上，我看见父
亲，喊了他一声，但他不搭理我，只顾跟人说
话。就在这时，婶娘突然出现在我跟前，惊得我
一身冷汗……

婶娘早已亡故，小时候我喜欢到她家里
玩。12岁时，我们一家迁到城里，之后很少见到
她了。她病逝后，父亲回了趟老家，那时父亲身
体尚好。几年后，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婶娘的
儿子都赶来奔丧。

白天上班，晚上我一人随便弄了点吃的。
屋子里到处是随手扔的衣服和杂物，卫生间
里弥漫着臭袜子的味道，盆内堆着几天来换
下的衣服。我走进卫生间下意识地瞄了一眼
镜子，里面却出现了父亲的面孔。我慌忙逃回
卧室，卫生间里传来嘀嗒嘀嗒的水声。父亲临
死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总是对我怒
目而视，似乎在追问我，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我
惶恐之时，耳边有个声音响起，你是抱来的，快
去寻找你的亲生父母！快去！

我深吸一口气，扫视着空荡荡的卧室。我
习惯了没有女人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睡在
一张床上。芳早已离开这个家，她嫌我穷，嫌我
没本事，没出息。我们三天两头地打架，我受不
了她毫不收敛的行为，受不了她花枝招展的
怪样，受不了她泡在麻将桌上整夜不归。我俩
打架时，女儿潇潇在一旁拼命地哭喊，爸爸妈
妈你们别打了！之后芳先是好几天不回家，后
来彻月不归，再后来提出了离婚。我没答应，我
舍不得潇潇，她才9岁。好在丈母娘还不错，管
不住自己的女儿，觉得对不起我，就把潇潇接

过去照顾。
自从父亲死

后，我离开了原
单位当了客车司
机，往返于本市
和 Z 市，单程 20
多公里，一天 5
趟。父亲在世时
是一镇的镇长，
我高中毕业后，

他就托人在市里一家事业单位给我谋了一个
职位。我从小被父母宠惯了，在单位上不知道
跟同事如何相处，因而备受排挤和冷落。我性
格固执，遇事不拐弯，谁惹我就跟谁急。父亲为
这些常常训我，替我打招呼。我嫌他多事。他去
世后，我跟领导对着干，最后被炒了鱿鱼。芳气
得骂我神经病，不想跟我过日子。我想通了，你
玩我也玩，各玩各的，互不相干。有一次，我带
着一个女人去宾馆开房，不料在楼梯上撞见
一个胖男人搂着芳的腰肢。我如雷电炸顶，接
着一股热血直冲脑门，眼里瞬间燃起一团火
苗。芳却淡定得很，头歪在胖男人的肩上，扭着
水蛇腰，竟然翘起兰花指朝我身边的女人点
了一下。就这么一下，我就被她打败。我还没有
缓过神来，芳倚着那个胖男人，从我身边走过，
楼道里弥漫着芳身上散发出来的劣质香水
味。

我走进父母的卧室，用脚把地板上的杂
物朝边上踢了踢。书桌上的玻璃台板下，压着
我们全家人的照片。书桌左边的抽屉一直锁
着，父亲去世后也没打开过。

我找来一把螺丝刀，两三下，锁就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抽屉里有两本笔
记本，黑色的塑料封面上有灰色的霉斑。我
用手掸了掸，翻了翻。一本是记账本，另一
本是父亲退休后写的笔记。我回到卧室，钻
进被窝，仔细翻阅。记的多是居家过日子的
琐事，有潇潇乐事，也有种植的花草，再就
是一些感悟。我希望找出点蛛丝马迹来解开
心中的谜，奇怪的是，父亲只字不提老家的
人和事，仿佛很多年前我们全家从那里连根
拔起，此后再无瓜葛。父亲为什么只字不
写，是不是在回避什么呢？

翻到最后，我把笔记本朝床头柜上一扔，
抬头看着吊灯发呆。有关我的身世，父亲没留
下只言片语。以前我也问过母亲，母亲一个劲
儿地否认。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一个人爬到人
家枣树上偷吃枣子。无意中，听到树下农妇的
对话。起初，我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再后来，听
到我的名字。我一惊，屏住呼吸，在树上不敢
动。回来后，我把听到的跟母亲讲了，她抹着
泪，哭诉着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还被亲
生儿子误会。从此我再没提起这件事，但心结
一直在心里没解开。

我直起腰，从烟盒里捏出最后一根烟。我
的目光落在了账本上，封底有一行字吸引了
我：宜兴市双居镇北新街和桥村 居建香
1980.7.22。居建香，应该是女人的名字，那一串
数字竟是我的出生日期。我的心狂跳不已，感
觉快要窒息。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拼了命要离
开老家，他一定在逃避着什么。一直藏在心中
的谜似乎快要揭开，我却突然后悔不该撬掉
那把锁，不该翻阅父亲的笔记。我的双手在颤
抖，大脑一片空白。是信还是不信？我想救赎自
己，不能再在虚幻中度日。我的身世是从别人
嘴里听到的，我相信自己是领养的，但我的亲
生父母一定不是别人说的那样，世间怎会有
人干出那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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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单位，在食堂吃了一碗面条后去停
车场。两个同事凑着脑袋说话，见我走来就不
吱声了。我脸一沉，瞪了他俩一眼，上了车。

我看了看时间，起身扫视了一下车厢，差
不多满了，便戴上墨镜，发动起车子。这一天在
两个城市间往返着，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婶
娘和梦里的女人，有一次差点儿和对面的车
相撞。几天来我总是心神不定，好几次差点出
事。与其煎熬，还不如把事情搞清楚。收班后，
我走进王主任办公室。

萧剑兵，又来请假了？
是啊，我要请假！我一屁股坐在王主任对

面的椅子上，跷起了二郎腿。
你小子一天到晚就想着请假，是不是明

天又想着到哪鬼混？主任瞪了我一眼。
我有事，要请三天假。
什么？三天？你们这条线路老张请假。你

再请假，我上哪调人？
我耸了耸肩，老张能有什么事？从其他线

路调人过来不就行了？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人家老王死了丈母

娘，回去奔丧，难道你家也死了人？主任没好气
地说。

我被他噎住了，想了想，叹了口气说，跟
死了人差不多，你就赶紧批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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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地方。我忘记是怎么
走进村子，又是怎么遇上老人的。我又紧张又
激动。天色晦暗，分不清白天还是夜晚，仿佛在
梦里。我跟着老人来到一处破旧的屋子前。门
前杂草丛生，满目荒凉。见此景，我的心凉了半
截。

居建香这畜生，哪算个男人，真是猪狗不
如！

听了老人的话我才明白，居建香原来是
个男的。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家还有人呢？
早没了，一个女儿也死了。他老婆年轻时

得了急病死得早，丢下个精神病的女儿跟他
过。居建香白天外出干活时，把女儿关在小屋
里。一边说着，老人带着我从屋前绕到屋后，只
见有一间连着主屋的小屋，有破旧的木门旁，
还有敞开的小窗，窗户和屋檐结满了蛛网。一
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从窗内伸出头来，她的脖
子似被无形的手捏住。她睁着一双无助的大
眼睛张望着，眼睛黑幽幽的似深井，一直盯着
我……盯得我头皮发麻，那个曾经给予我生
命的女人，难道是她？

老人一直在跟我说话，我听不清他说什
么。老人见我没有反应，闭了嘴，用一双浑浊的
眼睛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怪物。

过了一阵子，老人又说，万万没想到，这
畜生晚上竟动起女儿心思来，把女儿的肚子
搞大了……

我一身冷汗仿佛从恐怖的梦里醒来的。
我不知道是怎样逃离的，当我转身回望那村
庄时，发现天色亮了起来，村庄后面有一座大
山，像一大块乌云遮住了天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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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着小雨，秋风袭来，我不由地打了一
个寒颤。梧桐叶子被风吹落一地，在马路上翻
滚着，我内心一片荒凉。我觉得死了一次，不知
为什么又活了过来，像一条流浪狗继续在人
世苟活。

我总是答应潇潇接她放学，可总是让她
失望。我不能再这样了，我突然意识到，潇潇是
我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理由。

我老远就看见瘦小的女儿孤零零地站在
马路边，她也看见了我，小脸上洋溢着兴奋。看
着女儿的脸，那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你体
内流着肮脏的血液，你女儿也是，你不能让这
肮脏的血液延续下去，不能……

我不禁哆嗦起来，电动车竟然晃动了一
下，差点儿摔倒。

我把车子停在路边，蹲下身子，看着女儿
问，想吃什么？爸爸给你买。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爸爸陪着就行。
我用手摸着女儿的小脸，心里叹了口气，

也许我们真不应该留在这世上。对了，她喜欢
吃烤鸭。我对女儿说，带她到马路对面买烤鸭。
女儿乖巧地跟着我，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

当我们从一辆面包车旁经过时，车内扔
出一包东西，“啪”的一声，一堆瓜子壳散落我
脚下。车窗关上了。我趋前用拳头敲了敲车窗，
什么素质！车内没反应。女儿摇了摇我的手，示
意离开。我狠狠踢了车子一脚。拽着女儿向马
路中间走去。这时，左前方一辆越野车疾驰而
来，在我愣怔的当儿，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急促
地催我，快点，快点，要不然来不及了。我着了
魔似的拽着女儿迎着车子走去。在女儿的惊
呼声中，我全力推开了她。“呯”的一声，我被撞
飞了，我的嘴里涌出咸咸的味道。潇潇拼命扯
着我的衣服，哭喊着。我凝视着女儿的小脸笑
了。那个讨厌的声音再也不会出现了，西边的
晚霞多么绚丽，迎着它，我的身体轻飘飘地飞
了起来……


